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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夏听夏
牟民

妈妈的厨房妈妈的厨房
尹爱群

人世间人世间

迈进夏的时光里，听听夏的声
音吧，那声音告诉你，一切都在快
速生长！

听夏，那就要在夏的怀抱里，
与之共甘苦，一起消长。早晨，阳
光早早地探进窗户，把四处渲染得
热辣辣、火燎燎的。吃过早饭，拿
起锄头，走进苞米地里。苞米行
间，草趁着悠闲季节，发疯般地生
长。如不及时除草，几天它就长满
地，抢占庄稼的营养。锄头亮铮铮
地伸向草，听到咯叭咯叭的草根断
裂声、锄头跟泥土的亲吻声。一会
儿，汗水就满身，整个人像一条游动
在水里的鱼。这天气，稍一动身，汗
就吧嗒吧嗒滴落，何况挥锄大干
呢！雨也痛快，仿佛就待在不远处
的神秘地，说来就来。一阵乌云被
雷声撕开。先是几个雨点儿打先
锋，噗噗落地。那雨点儿大大的，沉
重，打在身上，却不疼不痒，倒很舒
服。打在苞米叶上或花生叶子上，
啪啪的，带着一点儿后音，你便听到
了万物的呼吸，那是顺畅的呼吸。
你可以听到，喝到雨水后，蚯蚓的低
吟、夏虫的歌唱、喜鹊们在地头树上
的开怀谈笑。低头看看那些植物的
叶子，墨绿墨绿的，撑破了肚子似
地，滴着油水。经雨洗刷，泛一片绿
色。逢上大雨，不一会儿，树叶就饱
生生的，枝杈间没了树缝儿，空间突
然变窄了。四处房屋并没加高，却
立显高大，雨雾蒸腾，如起了一片片
烟火。

雨歇间，远视山峦，许多原本
不亲近的山之间仿佛有一双双绿
手牵线，它们搂肩搭背，壮阔苍茫，
天明显小了下去。这夏慷慨得真
够意思，把一切都养得肥透透的，
绿汁滴向大地。

记得夏日，我曾跟父亲去苞米
地里锄草。地上草疯长，长得最欢
的是那些马唐草，也叫抓地龙，粗壮
的根掩在泥土里，很难拔除。苞米
高过人头，我握紧锄把，锄头啃咬着
草，一送一拉，两边肥厚的苞米叶子
跟着拉胳膊。不一会儿，胳膊上多
了一道道红痕。挥汗如雨那刻，埋
怨这苞米长势太旺盛。苞米叶子哗
哗啦啦，似在说，这是我们最美好最
适宜生长的季节，你咋就不理解我
们呀！我弯腰拉锄，专心对付杂草，
苞米叶子仿佛不再划我了。父亲早
超过了我一趟。等出得地来，地头
早已被各种野菜霸占了。父亲耸耸
肩头道：这天，丢下一滴汗，也能喂
饱一棵草。说着，我听到父亲脸上
落下的一滴滴汗，洇于草丛里。

听夏，最好在门前芙蓉树下。
“夏木阴阴正可人”，铺着草帘子，光
膀子躺下，手摇蒲扇，翘起二郎腿，
和街坊邻居聊天。从树缝里，想象

辽阔的天空。这时候你会听见满世
间摒住了呼吸，夏天也困乏地摊开
身子睡着了，只有作物拔节的声音
四处回响。那个中午呀很漫长，漫
长得可以说几回《水浒》呢；那个中
午呀也很富有，扇子不摇了，风来助
阵，浸润在可意的温度里，如微醺
般，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那时间哟，
可以让人做几个美梦。此刻，最美
莫过于拿本没读完的书，沉醉其
中。苍蝇嗡嗡，展翅落于臂膀额头，
又自讨没趣地离去。书中悦耳之
音，恰如凉风阵阵，真是夏日读书好
乘凉。

听夏，不妨晚上去照知了。记
得有一天晚上，我拿一个大功率的
手电筒，和朋友一起，汗津津地来到
河边树丛里。河岸上的杨树黑乎乎
地遮蔽了天空，给人一种压抑感。
把手电筒打开，对着天空，一道强光
射到茂密的杨树上。碗口粗的杨树
上，落满了乘凉的知了。朋友轻摇
杨树干，树上的知了受到了突然的
震动，惊醒了甜蜜的美梦，睁开眼
睛，惊慌地朝着亮光扑去。它们在
空中没有半点儿犹豫，吼着嗓子，成
群结队地扑到电筒周围。我们捡着
一个个不知所措的知了，装在塑料
袋里，一会儿就能装上百个。这些
知了知道上当了，哇哇叫着，挣扎
着。它们积攒了一肚子的劲儿，在
这牢笼里无处使用了。听着知了哇
哇的声音，夏天的热越来越厚了。

装满了知了，提着回家，油炸一
番。喝着啤酒，嚼着熟知了，如咬住
了这夏的夜晚，把夜晚喝长了，没有
半点儿“仲夏苦夜短”的感觉。

吃过知了，到河里去洗澡。河
水涨满了，泛着亮，一股凉凉的气
息引着你跳进去，顺着河水游动。
听着旁边有节奏的蛙鸣，那水也饱
满了，厚厚的，带着太阳的味道，
与你的身体没有半点儿隔阂。这
河水被蛙鸣撩拨得很不安宁，上下
一齐发力，那哗哗的流水声，携带
着欢快的节奏，你仿佛摸到了夏天
急速的脉搏。风吹来一阵阵凉意，
吹动得夏夜精神勃勃。

最美的应该是晚上“开轩纳微
凉”的时刻。和家人坐在晾台上，或
者在街面上的露天小吃部，喝着酒，
欣赏着月亮，看着星空，把月亮一直
看得长大了、升空了，星星一个个隐
去了……听着知了密密麻麻的歌
唱，微风慢慢把满山果园里的凉爽
送来了。一切都舒展开、裸露着，你
才会真正听到夏的心音，体会到夏
的韵味。这个夜晚，不用说什么，因
为你已经被诗意包容。那种幸福
感，那种富有感瞬间传遍全身，你会
情不自禁地喊着，哟，你这夏天的脚
步，唰唰的，多么惬意！

厨房是妈妈大显身手的舞
台，妈妈是厨房里出色的演奏家
兼画家。

锅碗瓢盆是她手中的各色乐
器，叮叮当当汇成一首首温馨美好
的烟火交响曲；各种食材是她手中
的水彩，肆意挥洒成一幅幅活色生
香的美食图。

对于做饭，妈妈有着近乎严苛
的要求和标准，用“食不厌精，脍不
厌细”来形容毫不过分。有时候，为
了做一份红烧排骨或者是一份家常
酱焖鱼锅片片，她能精雕细琢一上
午。妈妈做的酸辣白菜、炝拌土豆
丝、拌三丝等菜肴，那刀功、那摆盘，
妥妥地就是艺术珍品。所以，她总
嫌我切的各种蔬菜丝太粗，“没什么
刀功”。

妈妈的烹饪是有诀窍的，什么
时候用海米，什么时候用虾皮都
大有讲究！同样的食材，只要经
过妈妈的手，便会烹调出不一样
的滋味！

我最喜欢妈妈蒸的大馒头，搭
配清蒸的新鲜小黄花鱼，清甜嫩
滑，再配上风味独特的花椒酱，每次
我都吃得肚子溜溜圆。心满意足之
余，再责怪她做得太好吃，以至于把
我养得这么胖！

妈妈熥的大白菜也特别美味。
记得小时候，妈妈在铝制饭盒里面
铺上切成片的大白菜、事先泡好的
粉条，加上葱花、几片猪肉、猪油、酱
油、少许盐，盖上饭盒盖，放到花盆
炉子上加热。不一会儿，阵阵鲜甜
的味道便飘出来。我和弟弟迫不及
待地揭开盖子，你一勺子，我一筷
子，一扫而光！虽然妈妈只能用馒
头蘸着剩下的菜汤，但笑意却始终
挂在她的脸上，看着我们姐弟大快
朵颐，妈妈就觉得无比满足。

妈妈还会做各种咸菜，那蕴含
着时间味道的黄县红咸菜，被妈妈
做得出神入化，回味无穷。还有以
香菜、花生豆为原料做的酱油菜、酸
辣萝卜……每当妈妈做老咸菜的时
候，我总是感叹人类的智慧：咋这么
会吃呢！

每年春节，妈妈都不厌其烦地
准备各种炸货，炸肉、炸鱼、炸丸子
会做上几大盆。于是，她的手艺便
换来了亲朋好友脸上的笑靥。

妈妈总嫌我在厨房里笨手笨脚
的，所以，我只配打下手，上灶是没
有资格的。在我打下手时，妈妈会
不厌其烦地传授一些做饭的小窍
门。譬如，海鲜饺子的扇贝丁，要

提前切个十字刀，放料酒和生抽腌
一下，这样才入味；包子里的排骨
也要用黄豆酱煨一煨，加热微微一
炒，馅料才香；蒸虾酱的时候，要放
一点辣椒，一点温水，多放葱花和
油才好吃；她还教我如何做一滴水
也不加的疙瘩汤、嫩滑如果冻的鸡
蛋羹……

妈妈做的包子是一绝，也成为
她喜欢送给亲朋好友的伴手礼。从
小到大，我的同学、同事一直念念不
忘妈妈做的包子，茴香排骨包子、芸
豆排骨包子、荠菜萝卜丝烫面包，各
种蔬菜馅的包子……妈妈做的包子
堪称艺术品，外观精致，皮薄味美，
那也是老妈的一大骄傲。

前年，定居沈阳的大堂姐带女
儿来烟台看望老爸老妈，她俩对老
妈做的各种海鲜水饺，特别是扇贝
水饺，惊艳不已，叹为观止。

直到现在，我和大姑家的表妹
还经常一起回味过年时老妈做的各
种美味。她说，小时候，最盼望的
就是过年到我家吃饭。依稀记得，
为准备和大姑一家人一年一度的
年夜饭，老妈总要提前好几天拟定
菜单，采购食材，之后还会非常郑
重地征求我们的意见。而我们也
总会说，老妈做的每道菜都好吃！
我们的褒扬极大地鼓励了老妈，她
做得越发用心、越发精细。而我们
的口福也在老妈的努力中得到空
前的满足！

十八岁时，我离开烟台到济南
上大学，吃着清汤寡水的学校食堂
饭，我不仅没能瘦下来，反而变得更
胖了。这是因为老妈隔三差五就会
托人给我捎熏鲅鱼、咸鸭蛋，我的生
活水准丝毫没下降。现在大学同学
聚会时，我的舍友们对老妈做的五
香熏鲅鱼仍然想念不已。

记忆中，妈妈的厨房很热闹，青
菜在锅里被翻炒得脆响；妈妈的厨
房总是被热气缭绕着，不时传出菜
肴的浓香；妈妈的厨房装着慈祥的
母爱，锅碗瓢盆里盛满了醉人的温
馨。在这些荤荤素素里，洋溢着妈
妈特有的味道！

其实，在普天下妈妈的厨房里，
都有一道叫作“妈妈的味道”的秘制
菜。这道菜，是妈妈用爱熬制的，加
入了经年累月的陪伴、牵挂和思念，
香味独特醇厚，暖心暖胃。

妈妈的爱是永恒的，温暖儿女
一生！

想念妈妈的厨房，想念妈妈的
味道！


